《汇文苑》 琴声 
雨林（南京十中68届校友）
从纽约“肯尼迪机场”起飞的波音空客在太平洋上空飞驰，应邀赴美参加年会（VSA——美国提琴协会）的我，已结束数十日的旅美行程，正在返程的班机上。座机搏击气流的噪音呼啸贯耳，令人难眠，我不禁思绪纷繁、浮想联翩……
45年前，一个位居市中心的民国时期的教会学校——南京十中展开双臂将我拥抱，对其仰慕已久的我，终于怀着敬畏之情，踏入了她的大门。
      短暂的校园生活让我强烈地意识到，“井然有序的教学管理，学风浓郁的校园氛围”，只能说是她的“一种存在”、一种“她和其它重点学校的共性”，但不能说是她独树一帜的风范所在。
      寒风凛冽、夜幕未尽的冬晨，数百住校生已开始了操练。稍后片刻，临近七时，体育馆内、运动场上，热气腾腾；球类、田径、体操健儿无不飒爽英姿，豪气满怀。每年的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上，大多数田径赛项冠军的桂冠均被十中摘取。
      每逢当日课业结束、下午四时以后，悦耳的歌声，不时从教堂里（十中音乐教室）传出，在校园里飘荡。在十中住校生居住的“口字楼”楼里，琴韵悠扬，“口字”型建筑，让交相争辉的多种乐音更加丰厚动人。
      如此校园生活，除了造就我一身强健的肌肉、惊人的弹跳力、肩负“负责墙报工作”的宣传委之任，还引导着我逐渐钟情于美妙绝伦的音乐世界，我经常驻足于校园的音乐圣殿——教堂的窗外，深情地聆听“口字楼”的“交响乐”，醉心于弦乐演奏的欣赏和练习之中。
    一位父辈为“南艺音乐教授”的同年级同学，以其清澈细腻的弦韵让我痴迷。
    一位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成员——高二的同学，在南京东郊农村马群劳动时的全校师生聚会上，以热情洋溢的即兴演奏，将听众带到了如火如荼的年代。此后，在十中口字楼——这位中学生艺术家的宿舍里，我成为一场“一对一独奏音乐会”的“音乐娇子”，我们彼此只为一个听众演奏。
    在三年十中校园生活结束之际，1969年1月的一个夜晚，军用卡车将我和南京十中高一年级的几十位同学带到淮阴专区涟水县插队落户，我们从此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
    每逢夜幕降临，广袤大地银装素裹——此乃当时淮海平原盐碱滩的胜景，也是我们赖以栖息的土地。我们“食之以五谷杂粮，行之以繁重农活，乐之以田头小憩”，与苏北农户朝夕相伴、休戚与共。
    略有不同的是，每逢夜深人静，辛勤劳作一天的人们已酣然入梦，在远离村社的田园深处，一盏煤油灯映照出一个挥弓演奏小提琴的身影，这就是我，每逢此时此刻，音乐旋律就会将我带入另一个世界……
   “上河工”的任务下达后，我连续数月于陡峭的河堤上奋力推土，却也以疲惫之躯让琴声回响于河工工地的夜空数月之久。每当琴声荡漾在百里河塘，我的思绪会被琴声带回到母校的“口字楼”，我的眼前会浮现出校园里一个个鲜活的身影……,可爱的十中，我在用琴声为你祝福！
     光阴似箭，务农生涯已近三年，1971年秋天，淮阴专区军管会突然一纸调令下到公社革委会，将我从一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插队知青，转变为“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革命文艺战士，我成为“江苏省淮海剧团”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
    我记忆犹新，在惜别第二故乡之际，十中校友数十人，以浩荡的队列，轮流为我推着承载行装的独轮车，默然步行送我至十几里之远的公社汽车站。车去人离，“挥手之间”，不禁“回眸一望百感生”……
随后，这源于十中校园的琴声，伴随着“样板戏中的英雄形象”,洋溢在城市的剧场、部队的营房、厂矿企业的工棚，一马平川的淮海平原…….
    时过境迁，数十年后，这源于“十中校园”的琴声，又回旋于高沟酒厂的迎宾馆内，数十位 “天命年华”的十中校友，迎着阵阵袭人的酒糟香气，聆听着如泣如诉的梁祝和舒曼、莫扎特等的小提琴曲；这源于“十中校园”的琴声，又萦绕在南京钢铁厂的大礼堂内，成为“国际家庭年”庆祝大会上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这源于“十中校园”的琴声，还刚刚飘扬于太平洋的彼岸、美国大西洋城的“国际提琴年会”上，被异国他乡的知音褒扬……
      十中，以其魅力四射的校园文化精神，孕育着我的气质、情感和才华，也是她为我掀开了音乐人生的序幕。她与我一周前走访过的位于波士顿的一所大学——“哈佛”是何等的相似，这个“哈佛”中学，是在以其校园精神培育着一批批坚韧、自信、富有创造性的莘莘学子，向社会输送着一批批勇于接受挑战和承受压力的各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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